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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晚一天就要被洗劫了”
从滕王阁出发，沿赣江一路向北，

直到鄱阳湖畔，便是海昏侯国考古遗址

公园。遗址公园对面，一幢简陋的农家

小楼，是海昏侯墓的考古队办公室。

考古队租用这栋小楼已 14 年。从

领队杨军的办公室望出去，一座绿油油

的小山映入眼帘。14 年前，一村民也

是在窗口，瞥见这小山，突然觉得有点

不对劲。

那时，小山荒草萋萋，人迹罕至，连

名字都没有，只是村民口中的祖坟山。

村民发现，山顶一株五六米高的杉树

边，已经隆起一堆黄土，和旁边二三米

高的灌木丛一样高了。

几位村民相约去看个究竟，意外发

现土堆旁有榔头、钢钎，还有八宝粥、矿

泉水、手套。旁边，一个长方形的洞，深

不见底。

这是盗墓！村民们迅速拨打了新

闻热线，电视台立即联动江西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

杨军接到电话时，正在家里做晚

饭。“明天去行不行”，他常年田野考

古，疏于顾家，本想在家表现一下。老

所长特意提示“是在铁河附近”。一听

是铁河，杨军放下了手里的锅铲。

铁河古墓群有大小汉墓 100 多座，

早在 1987 年就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

单位。地方史料有一条记载：“海昏侯

刘贺墓在建昌县西北六十里昌邑城内，

有大坟一所，小坟二百许。”文献虽未指

明具体位置，但在文物普查中，考古队

早就高度怀疑海昏侯墓在铁河。

杨军冲出家门，打车到大塘坪乡观

西村，那时没有导航，只能边走边问。

两个小时后，到目的地，天已擦黑，一看

打表价格：270 元。

“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杨老

师你来得好，你赶紧上去看。我说你

先借 70 块钱给我。”一个震惊全国的

重大考古发现，就从这尴尬的一幕拉

开了帷幕……

一上山，杨军就看出整座山就是

封土堆，盗墓贼扔在外面的木头有三

四十厘米厚，正是棺椁中的椁木，洞口

还 挖 出 了 封 土 中 特 有 的 白 膏 泥 、木

炭。“我当时就判断，这是一个汉代高

等级贵族墓。”

“那盗洞黑黢黢的，往下一看，有点

晕，”杨军等到第二天，找打井师傅借了

辘轳车，这才坐着吊篮下洞，为防止缺

氧，还配备了鼓风机。

还没下到一半，扑鼻而来一阵奇

香，“我从来也没有闻过这样的香气，也

说不清是木料还是香料的味道”。干考

古的都知道，两千多年前的墓葬一般是

没有异味的，只有晚近的墓葬才会臭。

“这墓不一般，三年后打开椁室，这个香

味仍然在，在场的记者、专家和工作人

员都闻到了”，为弄清楚香味来源，考古

队做了很多工作，至今仍没有定论。

在盗洞底部，杨军拍了海昏侯墓的

第一张照片——一摊浑水里，墓道隐约

可见。

经测量，这盗洞足有 14.8 米深，盗

墓贼不仅打穿了山一样厚的封土层，还

锯开了厚厚的椁板，进入到椁室内部。

汉墓本就有“十室九空”的说法，再

加上这么专业的盗洞，杨军不觉心头一

紧。唯一可宽慰的是，墓内充满了泥

沙，盗墓贼打完洞后，很难在短时间内

抽水清理墓室，也许还没得手。

“再晚一天就要被洗劫了。”杨军

说，发掘时，在盗洞附近，发现了两块散

落的金饼和一副手套，也许他们浑水摸

鱼，已经摸走了一些。而且，这伙盗贼

在此之前，已经洗劫了旁边的夫人墓。

主墓封土堆上覆盖的杂草、灌木非

常浓密，从外观上看，显得比左侧小一

些。另外，汉代是以右为尊，盗墓贼们

也许没弄明白这一点，还以为左侧墓主

更尊贵，所以产生了误判，这才先盗了

夫人墓。

保护现场后，盗墓贼消失无踪，此

案也一直未破，至今仍是公安部督办的

大案要案。

初步查探后，江西的报告在 24 小

时内便上报到国家文物局。三天后，一

位重量级大师被派到南昌，为此墓的命

运定调。

这位考古学家，仅用一句问话，就

让主墓的发掘推迟了三年，也正是他，

看出了这大墓在“金玉满堂”之外，更独

一无二的价值。

“他活着的时候在哪儿”
这位 专 家 ，就 是 身 材 魁 梧 、寿 眉

飘展的信立祥，杨军早在 2002 年便认

识他。

时年 34 岁的杨军，正在发掘李渡

元代烧酒作坊遗址。一家公司在改建

老厂生产车间时，从水泥路面下挖出一

口古代水井。随着考古队员的抢救性

发掘，遗址发现了南宋、元、明、清至民

国及近现代六个时期的遗存，成果极其

丰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把

这些成果向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

委员会主任的俞伟超汇报。

为此，老所长樊昌生带着杨军到北

京，找到历博考古部主任信立祥，请其

代为引荐。众所周知，信立祥是俞伟超

的“大弟子”，俞伟超“处心积虑”收徒

的故事，在考古界也是一段佳话：

信立祥在北大读历史系期间，正值

“十年动乱”，别人都远离俞伟超，可他

这位外系子弟，却被这位考古老师的诗

人气质所吸引，常找他借书，聊学问。

久而久之，北大校园里，经常见他们俩

搂着肩膀，信立祥还一口一个老俞的

叫。信立祥下棋时，俞伟超不仅跑来观

战，还在旁边递烟、支招。

在这种半师半友的关系中，他们俩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信立祥毕业之后，

在河北博物馆工作，也搞发掘。发掘中

碰到难题，经常找俞先生请教。俞伟超

便领着他围着北大未名湖转，一边转一

边讲，讲得非常细致。

后来 ，恢 复 了 研 究 生 制 度 ，俞 伟

超首先给信立祥写信，让他报考自己

的研究生。信立祥改了行，由历史转

向考古，并在俞伟超的安排下，继续

去日本深造，成了汉代画像石研究的

翘楚。

俞伟超言传身教，杨军见到信立祥

的第一印象就是“没架子，平易近人”。

“我记得，那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

古部刚买了辆新车。我和我们所长樊

昌生上了车后，信立祥让当时在北京的

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王建新当司机，

带着我们去找俞伟超先生。”杨军那会

儿才三十多岁，实属晚辈，初次见到这

些专家，免不了小心翼翼。

信立祥非常热心，喊杨军“小杨”，

告诉他需要什么考古书籍，尽管来考古

部借。在信立祥的帮助下，他们顺利向

俞伟超汇报了遗址发掘情况。此后，该

遗址获评为 200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2011 年，信立祥从北京赶赴南昌

时，已经 64 岁。有这位精通汉墓的老

专家坐镇，国家文物局很快批准了抢救

性发掘申请，当时，墓主人的身份还是

个谜。

按常规做法，鉴于此墓已被盗墓贼

盯上，又地处偏僻不易保护，应该直奔

主题，发掘主墓。但信立祥却问了杨军

一个问题，他说：“一个西汉列侯，他死

了葬在这里，活着的时候在哪？他的家

人、城池又在哪呢？”

一句话点亮了杨军，他琢磨信立祥

这是要对标庞贝古城，进行“聚落考

古”。

当时，“聚落考古”还是一种前沿的

考古理念。简单说，就是将墓园视为

“微型社会”来研究，进行大范围的外围

调查和勘探。

在这一理念下复原出的侯国建制，

将成为西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活标本，

还能填补汉代列侯墓葬制的空白，至于

墓内能出什么东西倒在其次了。

此后三年，杨军踏遍方圆 5 平方公

里，干的都是辛苦活儿。“这里离南昌很

近，但坐一趟公交到这里，要两个多小

时；这里靠着鄱阳湖，但连吃口水都很

困难。”杨军说，晚上开会，要跟供电部

门打好招呼，请他们不要停电。全国的

考古专家来视察，周围找个店吃饭都

难，只好把村里平时做红白喜事的厨师

请来，到小楼里做几个菜，几十个专家

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吃。

“对于秦汉考古，我们那时还是‘小

白’，现场出现任何问题，都会第一时间

找信老指导。信老很忙，手头考古项目

多，但我们这边一有问题想找他汇报，

他就立马赶来，我总‘逮’着他问。他知

识渊博，又诲人不倦。”

一番调查之后，还真不是一座墓那

么简单：在被盗墓东北不到 2 千米的地

方，发现了一座面积约 3.6 平方千米的

汉代紫金城城址，也就是墓主活着时候

所住的宫殿和城池。而这个墓的墓园，

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

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

西汉列侯墓园。

西汉侯爷众多，汉初始封侯时就封

了 425 人，惠帝时也有 100 多人因功封

侯，据不完全统计，西汉一代拥有列侯

身份的人至少 1500 人，为什么只有此

墓能当此称号呢？

信立祥在一次讲座中说，获此评价

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埋在自己的

封地内；二、保存得比较完好；三、由于

政治问题而不被恩准越制。而在已经

考古发掘的 20 几个汉代列侯墓中，能

同时满足这三者的，仅此一个。

如今，游客可以站在搭建的高台

上，俯瞰这座 4.6 万平方米的墓园。园

内有两座主墓，7 座衬葬墓，一座车马

坑，祠堂、寝殿等建筑众星拱月，道路和

排水系统样样俱全，全面反映了西汉列

侯的墓园制度，创下了我国汉墓考古的

多个“首次”和“第一”。

“这座墓葬具有标本性意义”，在信

立祥心中，破解学术难题的价值，远胜

于墓中出土的黄金和五铢钱。

2015 年 1 月 6 日，国家文物局将此

墓上升为“国家工程”，将之与南宋沉船

“南海一号”考古并列为 2015 年国内两

个重大考古项目时，看重的也不是“黄

金宝藏”。

“鄱阳湖是最大的功臣”
勘探出来的墓园和紫金城城址，让

一个在鄱阳湖畔消失了上千年的神秘

古城，如同一座东方庞贝，浮出水面。

“沉 海 昏 ，立 吴 城 ”，是 一 句 在 鄱

阳 湖 西 岸 广 为 流 传 的 民 谣 。 海 昏 侯

国，原本在鄱阳湖畔的低洼地带，但

600 多年的繁华后 ，忽然从历史上湮

没了。

史料记载，公元 318 年，这里曾发

生大地震，海昏县等豫章古县曾淹没到

鄱阳湖中。在民谣中，海昏国沉入湖

底，地势较高的吴城镇（今属永修县）就

繁华了起来。

紫金城和这墓园，应该也曾被大水

淹过。鄱阳湖生态保护区设立后，这里

没有遭到大型工业机械破坏，最终得以

完整保留。

这里是不是沧海桑田的海昏国？

挖开主墓就清楚了。但考古队克制住

解密的冲动，仍按照聚落考古的计划，

在外围探索着，仅周边墓坑的发掘，前

后就历时两年。

挖出长江以南第一个真车活马的

陪葬坑时，连所长樊昌生都“蒙”了。他

虽工作多年，却连车马器的名字都说不

出来，更别提配件结构了。后来，他们

特意从陕西请来技工，才解决了这个难

题。

精美的殉葬马车上，车马器具中还

有些不是中原的东西，如绘有大角羊图

案的马珂，很可能是来自西域。

5 辆 马 车 、20 匹 马 的 遗 骸 残 迹 ，

也 让 专 家 们 激 动 不 已 ，因 为 汉 元 帝

时颁布了法令，禁止诸侯死后用活物

殉葬。这就意味着，此墓至少是汉元

帝以前的，而 4 马拉车是汉代王侯出

行 的 最 高 等 级 ，这 与 刘 贺 的 经 历 都

对上了。

从 2014 年开始，转入对主墓的发

掘。7 米多高的封土，考古队挖了大半

年。揭开最上面一层封土后，大大小小

十几个盗洞，让他们有点沮丧。

随着一层层扒开封土，盗洞绝大多

数半途而废。只有西北角的一个古代

盗洞和 2011 年的这个现代盗洞还在一

直向下延伸。

是不是墓主人设置的机关，挡住了

“摸金校尉”？“绝大部分古墓都是没有

机关的，”杨军说，“鄱阳湖才是保护海

昏侯墓最大的功臣。”

南朝刘宋时期，因为地质变迁，鄱

阳湖水南侵，地下水位上升，使海昏侯

墓的随葬品泡在水里。杨军暗暗期盼，

盗贼能知难而退。

不过，这点侥幸很快变成了失望。

在那个古代盗洞里，他们发现了一个五

代时期的灯盏。这个灯盏应该是当年

的盗墓者遗留下来的工具，到今天也已

经成为文物了。

五代距今 1000 多年，拿着灯盏的小

贼，竟一直摸到了主椁室外回廊的衣笥

库。外回廊是墓主人放随葬品的地方，

衣笥库在外回廊的西北角，盗洞打到了

衣笥库，显然是进了外回廊，墓内一定

损失惨重。

然而，当厚重的椁板被一一清除

时，发掘现场一片惊呼。主椁室里虽然

有大量积水，但随葬品密密麻麻，或浸

泡在水里，或漂浮在水面上。

到了 2015 年下半年，大墓的出土文

物开始不断被媒体披露。堆积成山的

五铢钱、精美的编钟，象征着墓主人身

份地位的铜鼎、宝剑、伎乐俑……所有

的文物几乎都被裹挟在泥沙中，没有被

人动过的痕迹。

那个五代时期的贼，大概明知墓内

金玉满堂，但在水中就是找不到通道，

只能拿到些衣物。一气之下，他把放衣

服的箱子砸碎在盗洞里。

不过还真要感谢这位盗贼，因为他

没把箱子拿走，才得以在箱子上发现

“昌邑九年造”的文字。杨军说，从那时

开始，这个墓葬被确认为海昏侯墓，一

直叫到现在。

2011 年的盗洞，打在主椁室正中，

为什么也没得逞呢？原来，墓主不按常

理出牌，并没有把主棺放在正中间。

列侯墓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

为马王堆汉墓类型。墓主轪侯的封地

在河南一带，他被派到长沙去做官，最

后死在长沙，所以按照长沙当地的楚

制进行埋葬，棺在中间；第二种情况是

像霍光、霍去病这些有功的大臣，死后

为皇帝陪葬，皇帝要赐黄肠题凑、金缕

玉衣等葬具、葬服，他们的棺也在墓中

间。只有葬在自己封地的列侯，墓是

按照汉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仿照

他活着时候的起居，在地下建了个缩

微版。

海 昏 侯 墓 的 主 椁 室 有 50 多 平 方

米，西边为会客和读书的“堂”，东边为

用于休息的“寝”，主棺放在“东寝”的

东北角，而盗洞正好打在东、西两室中

间的门道上。盗墓贼大概认为文物还

在下面，连椁底板都打穿了两层，却与

东边的主棺和西边客堂中的众多珍贵

文物擦肩而过。

种种“机缘巧合”，海昏侯墓“逃过

数劫”。然而，这又让杨军生出了新的

烦恼。

在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中，数十根

黝黑色的长条形椁板，一根根并排拼接

起来，守护着椁室。杨军蹲在巨大的椁

板上，显得非常渺小。他说，“我当时已

经预感到会出很多宝贝，但心里一点也

不高兴，反而很忐忑，就怕保护不好它

们，成了罪人。”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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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废帝”刘贺，仅当了 27 天大汉皇帝。
活着，他是悲催、被嫌弃的海昏侯，死后，他把全
部家当埋入墓中。2000 年后，大墓苏醒，开棺
时，除了一口大白牙，他已腐朽成沫，因而得了
个“刘沫沫”的网名。虽然身体化为无形，但一
个巨大的西汉宝藏因他留存，他也成了“宝藏男
孩”。

从 2015 年 11 月刘贺墓发掘，到考古报告进
入收官阶段，已近十年。这十年来，考古、文物
保护、历史研究全力推进，把刘贺和他的时代反
复拆解，令信息滚滚而来，许多谜团解了，又有
新的伏笔埋下。

如今，博物馆中的“侯爷墓”尽显大汉辉煌，
生前爱物在各展柜里替他“洗白”。不过，要问
海昏之谜有解了吗？考古队长说：“可能需要一
两代人吧。”

信立祥在海昏侯墓考古现场。杨军在海昏侯墓椁室顶部。

杨军下盗洞后，为海昏侯墓拍的第一张照片。

这些都是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遗址出土的文物。

海昏侯墓遗址出土的龙凤纹韘形玉佩。

海昏侯墓遗址出土的“上”字大褭蹏金。


